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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智去迫進，以為禮制之設置，正可防禁人之不仁，使人步向仁的感興。但無仁懷為根基的禮制，如何還能之為禮

制？不過是鐘鼓玉帛而已，而其意理中心，亦將旁轉為「名器」。換言之，舍仁情育化的播植，而求秩序之重建，必

于潛勢中，無形中肯定政治權力的形上先在性與制宰性，益為梏桎仁懷的育養。儒者創生文化生命，正在于于「人

心」「世際」雙方向溯源及本，引發真幾之重現和流行，其中無旁假轉借可言。 

而荀子卻舍仁懷而著重「知」、「制」、「治」以求「盡制」，他逐漸轉移到文制規約的客觀精神，和「知解規距」

的識知辨示的客觀性，一則他視人心意理，一如「道心惟微」不可持之以改造時代和重建秩序。二則他真正肯定制度

流行的絕大勢用。第一點的原因，是他親仁懷意理為一被動性的源泉，必借助文制的力量以守恃之，而且仁懷意理多

少亦被視之為不過是助成文制內化和穩固的主觀條件而已。第二點，荀子是第一個原始儒家思想者，充分理解到「禮

制」流行態的，育化力量，客觀盡制成用以助化的勢動，于荀子思想得到細膩的分析和肯定。孔子「名正事成」的肯

定只是一直觀通透的肯定。在荀子則由「心理」、「情識人格」、「社會價值」、「政治結構」系統的展開，以肯定

構制之，「王制」、「君道」、「臣道」、「致仕」、「富國」、「強國」、「王霸」等篇將「禮制」、「治亂」的

客觀交互關係充分呈明之。但失卻「主觀自覺」為之根基，失卻「意理遙攝」為之源流，盡制的理想只能由樸質民俗

之供輸不自覺之價值感興力量中實踐，卻不能以之去改造一污世的時代。 

  法家繼承盡制的理想，將之安置于自然生命之情識動機結構上，而將仁懷意理的隱匿推至極點。貴族血親政治秩

序，雖得以重建，但其性質卻已完全改變。由荀子引出韓非，并非偶然。正如天人斷裂之力量不斷的復反，不是偶

然。其復反一如真幾隱微的召喚，是永恆的脈動。大化流行與意理匿現的時與「世」的曲折，原因亦在于此。 

    孔子繼述殷質周文之體制，重創一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，將其不自覺的客觀精神和文制體現，歸攝于一健動自

新，應天感通的自覺精神下，亦即為周文貫注一新的生命血流。孔子肯認，流行遍在的天道，自有其世際的呈現，客

觀精神的育化成用必凝定為文制的結構。但孔子著重在，文制結構必統攝于價值意理之下，而價值意理的「權以執

中」必統攝于天源真幾的遙攝靈現之下。而真幾之守恃和發用，卻是血肉生命之實踐和「死而後已」的事。而孔子卻

正以其人格生命表現出此渾成不遺的血肉踐現，其智慧和人格是一圓通不測的覺照，隱現其上，深植根處，則是天道

時現的流行。而孟荀以後，儒者之應時而待和致化成用，就動蕩于主觀自覺(孟子)和客觀制用(荀子)二極之間。 

3. 歷史與健動 

   孔子所體現出之儒者形象中，其生命非只是靜態的人格理想與典型而已。「時」、「世」的深切體驗，代表著一

由人格生命熔鑄而成的靈明，健動的歷史直覺--乃是動態而通透的智慧，與生命踐現互育互澈，藉之與文化歷史的源

流合而為一體。此圓通慧覺，為中國思想史開創一深遠博大的歷史意識的傳統。荀子的王制論，漢初的五德始終論，

禪讓論，暴君放伐論，應命自新論，太史公的史學精神，以及後世邵子之運會觀等，皆是由此原始慧覺中流出。 

    儒者之歷史直覺生之于由人格生命以創現文化生命時，真幾靈現與歷史流行相遇相融的生命境界中。儒者固然有

形上本體的透悟，有寂靜幽澈，清玄靈明之生命體驗，也有對天命流行，大化不息，淵默不測之超越徹悟的一面，更

有戒慎自恃，播植教化，尊德崇道，重倫常身行的一面。但儒者之為儒者的特色，卻在于以仁懷剛健和歷史直覺匯合

而成的生命參與上。儒者是在創現而再生文化生命的歷史性參與，內聖外王的上學下達必映現在歷史文化具體的境遇



上，凡形上體驗、歷史自覺、生命境界、身行德性、德化事功均環繞在「人文化成境遇的歷史性參與」上。 

    聖王賢相的治世，儒者有其積極。紂來盜跖的亂世中，亦有其積極。凡有生命處，即有育化致用的可能，即有儒

者的積極在，而其生命指向于歷史的格局上重創文化生命。同時，儒者藉此以超越于個體生命之上，引發天源以自育

育人，自渡渡人。頌誦先聖典要，傳習倫常德義，樹立文制儀則，若離卻一己生命之內在的超升，離卻奮進自覺與應

天自新，離卻以歷史參與上及文化生命的精神，將無任何意義可言。儒者的生命再生和創造不但是一存在性的躍進和

突破，更是個體生命閉限的突破。但其不是一氣魄承當或意興踴發的健奮，因儒者必渡入生生大化的歷史流行，方能

見及育化大用活潑的源泉，不可能是一靜態的境界，必是一積健自運的生命流行。是而儒者的感通應現，不可能是一

理境的冥同觀照，必藉血肉生命之自健自踐方能通外之。 

    由于這點特性，儒者之傳習，幾乎不能制度化和角色化以行之。儒者生命之難，此亦是其一。儒之傳衍，無法以

傳典授服而成立，亦無法以傳知授藝而完成，因知藝典服非儒者生命性之所在。文化生命，歷史人格和天源真幾，何

能以藝知服典的方式去傳衍？又何能以藝知服典的方式去表達？若不能明心見性，掌握一己這人格生命以復見天心真

幾，外馳則是物象之調調刁刁，內視不過是「慮歎變慹，姚佚啟態」之情識心象，何以得見天心真幾？若不能以真幾

之積健發用，升登個體生命之上，而停耽在理境寂趣的光景上，歷史之意理，文制變遷，不過是心識緣現的虛妄而

已，何以得見歷史生命大流？(釋、道、禪在此均有所短。但知一己生命的超透，末見生命與生命之間之上的流行，

此流行與心性之真幾，豈是二物？) 

若不能將歷史生命的流變，貼切到意理真幾之健動和曲折處來看，徒見歷史之演化，而歷史生命亦被作自然生命來

看，因而歷史意識變質為相對主義，進化論，定命論，循環論。在諸論之下，則是自然主義的變化觀，又何能就歷史

生命真透文化生命，更而上達健動運行的天道淵默？凡此均不是理境觀照或識見轉變所能致成，因此也不能以禪坐默

思，或哲學知識以傳授之。這是生命的創造，生命質的轉化後方能通達的言默智，慧覺照，境觀哲思可以輔助之，卻

無以致成之。 

莊子曾言﹕「口不能言，有存焉于其間。」「不能喻，不能受。」「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。然則君之所讀者，古

人之糟魄已夫！」孟子也說﹕「盡信書，不如無書。」儒者的衍傳，全賴生命精神的播植在感通化育中以促成別的生

命之自覺創造。徒奉古人之糟魄為經傳典要，往往造成形式和教條，正足以扼殺生命之自覺創造。正足以堵截天源真

幾的應現。是而儒者的衍傳在于育化的播值和生命自覺的創生再現上。也可以說，儒者生命的遞沿，是一不斷由死而

復生的大歷程，是一個不斷以創造性應現和再生，以承受而踐現大化本源的過程。此過程的參與，亦是儒者歷史性特

點之所在。將一己之有限生命，奉獻為歷史良知和天道展現的廟堂。儒者生命的傳衍，一如禪宗傳心的精神，不同

者，禪宗在求與天地本源冥合大通，造就的不過是有限生命的完成，不如儒者由天道的積健之體驗，深悟歷史文化生

命正是大化本源以廣施化育博載生命的流行態的呈現，而在歷史世際的運轉下去掌握一己生命的意義，和創發意理昭

現的時態。 

    儒者生命之歷史直覺和歷史性，是儒者的根本特點之一。漢儒過之，宋儒不及之，明儒偏失之，至清儒，此精神

幾乎失喪，儒者衍傳之難，由此可見。儒者有別于釋道傳統，即在于此特點，儒者不能成為宗教，原因亦在于此。而

歷史性和其圓覺慧照并非只是識見和學說成已，而是承繼商周久遠智慧，予以創生再現的深沉體驗而來。同時亦本之

于儒者對天道本源的體驗而來。釋道的本源，均是一空寂靈明，深幽靜極的境界，儒者同意這一層的修證，因透脫自

然生命，復本觀照，天道果如是相。但這只是復本初現而已，若以仁懷積健人文生命通透之，道相焉只是一己生命的

剛健奮進所能窮盡的？熊十力先生語﹕「只欲一身向虛靜中討生活，于不仁與沒奈何中，聊以自利而已。」所評極

是。熊先生引述船山易內外傳之四義，正是儒者超透一身，融入歷史文化流行，而體證之道相，亦是儒者血肉生命和

精神使命的核心所在﹕ 

     1. 尊生而不溺寂             2. 彰有而不耽空 

     3. 健動而不頹廢             4. 率性無事絕欲 

儒者之歷史性正是由此本源昭現的不容已而來。由此昭現，儒者必突出而為，歷史參與，引現育化的生命歷程。儒者



焚身以傳火，有徹照歷史文化展現的使命在，有自健自育以重創文化生命的使命在。這是儒者仁懷真幾上澈天道積健

而化育的本源所致成的使命。倫常德行、明心見性、修齊治平、內聖外王，若無此使命感的通達本源，將失卻其一貫

之生命血流。無此血流之潤養，倫常德行可淪為道學，心性體證可流為空玄，修齊治平可變為游說，內聖外王可成為

說教。倫常德行可傳，心性體證可傳，修齊治平可傳，內聖外王可傳，唯儒者歷史性之血肉生命卻不可傳，而有賴于

育化播植和生命覺醒，以致成歷史文化、通貫天地之精神使命的真誠體驗，使生命能自育自化以躍入「于穆不已」天

命遙攝的召喚之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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